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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无止境

五音戏是淄博的地方戏，属全国

稀有剧种。自 1969 年淄博市五音剧

团被解散，五音戏一直面临着濒临灭

绝的困境。作为五音戏的种子演员，

霍俊萍潜心致力于五音戏的挖掘整

理、创作和编排工作，并对五音戏进行

了大胆改革。

为了使这一古老剧种更贴近时

代，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她对

五音戏的音乐、化妆等方面都做了大

胆创新。例如，在化妆方面，她改化淡

妆；在音乐方面，她将《沂蒙小调》、交

响乐融入五音戏背景音乐中；此外，她

还吸收剪纸、木版年画、雕塑、舞蹈等

造型来丰富自己的表演，使人物更加

优美，更具生活气息。

“梅开二度”，自然是对霍俊萍五

音戏表演艺术的极大肯定。但霍俊萍

却说，“不要提获奖，那些都是对过去

的鉴定，已成为历史。”她告诉记者，最

近这些年，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思自

己 演 过 的 戏 、做 过 的 人 、干 过 的 事 。

2003 年，霍俊萍正式辞去淄博市五音

戏剧院院长职务；2008 年又辞去山东

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职务。“我要把自己

还原到最初的样子，放下曾经的鲜花、

掌声、荣誉，放下各种杂念、欲望，回归

人性的本真。只有做一个本真的人，

才能本真演戏。”

虽然身无一职，但霍俊萍一刻也

没闲着。“我一直在思考，从老师教我

五音戏到现在，我继承发展了哪些，有

没有守住本质性的东西？我演的“农

村三部曲”有没有体现出五音戏的本

质，有没有泥土的芬芳？退休后‘功课

’好多啊。”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情感

及艺术经验的累积，霍俊萍发现自己

对这些问题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她把

自己演过的《半把剪刀》（曾被专家称

为“一部剧救活一个剧种”）《赶脚》、

《观灯》、《思夫》等作品翻出来，重新审

视，重新记谱。“在老师和学生之间，我

更喜欢学生的角色。”

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五音戏的发展也面临着观众越

来越少、戏迷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

“原先田间地头一搭班，来听戏的就可

以围好几圈，可现在连淄博本地人都

很少听了，五音戏已越来越远离人们

的生活。”身为五音戏的代表性传承

人，霍俊萍对此感到很痛心。她认为，

五音戏要发展，一方面，剧院要经常深

入基层，为老百姓演出一些高质量的

剧目；另一方面，要加强戏迷的培养，

从娃娃抓起。如今，霍俊萍在淄博师

专附小收了 41 个小徒弟。“我现在有

想法办个娃娃剧社，让这方水土的娃

娃们先唱起来。不一定非要成为五音

戏专业演员，站起来能哼上几句就挺

好。”

在霍俊萍看来，五音戏还是有希

望的。她相信，有那么一批人，跟她一

样，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都不会改变对

五音戏的热爱。

扎根生活

时针拨回到 1961 年 2 月 18

日，霍俊萍刚过完 14 岁生日。就

在这一天，“鲜樱桃”第一次教霍

俊萍戏。整整一个上午，“鲜樱

桃”教了她 8句唱腔。临了对霍俊

萍说：“闺女，你要记住，唱戏是碗

苦水，你可一定要喝下去。”当时

的霍俊萍似懂非懂，却牢牢记住

了一个“苦”字。“要吃别人不能吃

的苦，受别人不能受的罪，苦练、

苦钻、苦悟。”

这一碗苦水的启示，成为霍

俊萍成功的秘诀。

自16岁成为淄博市五音剧团

的主要演员后，霍俊萍主演了《琼

花》、《啼笑姻缘》、《半把剪刀》等

30 余部大戏。她演戏非常投入，

也很能吃苦。由于长时间练功，

她腰脊受损，腰椎盘脱出，非常严

重，以至于在演出《石臼泉》时，她

的腰椎尖盘已脱出18次。

1986年，霍俊萍给老山前线归

来的战士演出《豆花飘香》，带病连

续演了 6场，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

烈欢迎。6场演出中，她的腰5次错

位，但她都咬紧牙关挺了下来。

1997年，中央电视台《九州戏

苑》约她录制节目。当时她腰椎

突出，正在接受治疗，同事和家人

都劝她不要去。但她为了让全国

人 民 更 加 了 解 五 音 戏 ，执 意 前

往。在大夫为她又一次推拿复位

后，她被人抬着上了火车，中途十

几个小时躺着动也不能动。录制

过程中，她的腰椎再次脱出，但她

仍坚持录完了节目。

到 2001年霍俊萍第二次获得

中国戏剧梅花奖时，她的腰椎已

脱出 30多次。长时间得不到治疗

和脱出次数过多，导致她的腰椎

再也无法恢复，至今仍不时隐隐

作痛。

之所以能如此吃苦，是因为

霍俊萍太爱五音戏、太爱她的角

色了。在她看来，她与角色是一

体的，“我与她们是一，不是二。

角色痛苦，我就痛苦；角色烦恼，

我就烦恼。只有经历过这千百次

的痛苦，才能让角色活起来。”

霍俊萍说，演戏更重要的是

过程，她挺享受这苦、又不苦的过

程。“虽然观众的掌声只是一瞬，

但为了这一瞬，我愿意奉献我的

一生。”

记者 手记

苦 涩 的 享 受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娟

我的灵魂活在第二自我里，由此产生了生命力。

从至今到未来，直至生命的终结……这个过程是寂寞

的、孤独的、艰辛的、漫长的，却是享受的……

—霍俊萍

她长相甜美，气质高雅，却从不讳言自己最喜欢饰演贫民百姓、劳苦大众。她因主演“农村三部曲”《豆花飘香》、《石臼泉》、《腊八姐》，三

次与中国戏剧梅花奖结缘。在她看来，五音戏作为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民间小戏，演的就是一方风土人情，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而她自己，

是最被这方水土滋养的人。她，就是人称“五音皇后”的五音戏表演艺术家霍俊萍。

1947 年，霍俊萍出生于山东省淄

博市周村区周村大街一户商业人家，

父母都是铁杆京剧戏迷。打从记事儿

起，霍俊萍就常听青衣、花旦等戏曲行

当，四大名旦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

每逢父母歇业去听戏，她也会想尽办

法偷着溜去，去瞅瞅名家的风采。

如果用“喜欢”来形容霍俊萍当时

对戏曲的感觉，那她对书的情感就称得

上“如痴如醉”了。在霍俊萍的记忆里，

周村到处都有书摊。“一分钱可以看薄

本的，两分钱则能看厚本的。那时，我

父母给的零花钱都让我拿去看书的，

而且专挑厚本的。”《红楼梦》、《聊斋》、

《基督山伯爵》、《茶花女》……这些中

外名著，深深地吸引了霍俊萍。“在我

心里，那些都是真实的故事。现在想

来，我是被艺术的真实打动了。”

作为商业古镇周村最古老、最繁

华的一条商业街，周村大街有着深厚

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在霍俊萍的

记忆里，周村大街每年都有灯会，家家

户户扎灯棚，各式各样的花灯挂满整

整 一 条 街 。 而 灯 棚 上 贴 着 的 各 色 剪

纸，如《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梁

山伯与祝英台》等，与她看到的文学故

事一起“发酵”，诱发她展开无尽的想

象。有一次，她甚至坐在自家台阶上

看了一宿的灯。“这么多的故事，想也

想不完，那个美呀，没法形容。”

1960 年，13 岁的霍俊萍考入山东

淄博文工团当了一名舞蹈演员。正当

她对舞蹈要“开窍”时，淄博市五音剧

团来挑选演员，眉清目秀的霍俊萍一

眼被看中。“那时我喜欢上了舞蹈，而

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五音戏，所以特

别不情愿。但这些都在我听到五音戏

后烟消云散了。”霍俊萍说，她听到的

第一部五音戏是《红楼梦》，这一听就

发现自己迷上了。用她自己的话说，

“喜欢得不得了，把自己给化进去了”。

“如今，回顾我的五音戏生涯，我

对戏曲的热爱与执着，其最初的动力

还是来源于文学。”霍俊萍说。

文心契阔

进入淄博市五音剧团 3 个月，五音

戏表演的集大成者“鲜樱桃”邓洪山收

霍俊萍为徒。“鲜樱桃”主工青衣、花

旦，他的唱腔朴实简约、柔和婉转，被

百姓形象地比喻为“一嘟噜一穗儿，喜

的人掉泪儿”。他的表演细腻传神，细

致入微，其“飘眉”、“送目”、“飞老鸹”

等技巧堪称戏曲表演一绝。“鲜樱桃”

反复跟霍俊萍强调：“闺女，唱戏一定

要唱出戏理来。”“当初我的理解就是

要把戏的意思唱明白，后来我才慢慢

体会到，老师讲的‘戏理’不仅包含这

层意思，更强调用心去诠释整个戏剧

人物，将人物心底的东西展现在观众

面前。”霍俊萍说。

半年后，霍俊萍又拜“筱樱桃”邓

吉祥（邓洪山的侄子）为师。“筱樱桃”

主 攻 青 衣 ，是 五 音 戏 声 腔 的 另 一 流

派。他的唱腔低回、婉转、如泣如诉、

深沉含蓄，特别擅长饰演悲剧人物。

据霍俊萍回忆，“筱樱桃”扮演的大多

是穷人、寡妇，但扮相端庄、大方，有种

“人穷志不穷”的气质。“我从中外名著

中看过那么多的悲剧人物，所以一下

子就‘迷’上了‘筱樱桃’老师。”

进入五音戏世界的霍俊萍，如饥

似渴地追逐着关于五音戏的一切。有

一天，当艺委会主任通知她可以上台

扮 演 个 龙 套 角 色 时 ，她 激 动 得 直 想

笑。她跑到后台，和唱旦角的老师们

一起化妆，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

“鲜樱桃”、“筱樱桃”在台上的唱、

念 、做 、表 ，一 举 一 动 都 使 霍 俊 萍 着

迷。她天天蹲在边条幕旁边看戏，台

上哭，她也哭；台上笑，她也笑，这一蹲

就是三四年。“由于两位老师不认字、

不识谱，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我的脑

子 怎 么 能 一 下 子 记 得 了 那 么 多 唱 腔

呢？于是，我就开始像学拼音字母一

样学简谱，像小密探似的跟着演唱者

们记谱。”五音戏花旦、青衣有多少种

不同的第一、二、三、四句腔；有多少种

板式；有多少行当唱腔等等，她都一一

记在本子上。

“但是，老师们口传身授的东西，

我视若珍宝。他们以身示范的一颦一

笑，一举手一投足，甚至是一个眼神，

其中的分寸感都是我难以用语言来形

容的。”霍俊萍说。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霍俊萍全

面继承了“鲜樱桃”唱中有说、说中带

唱，酸中有甜、甜中带酸的演唱特点，

尤其是大段的无伴奏清唱，甚至那些

用 简 谱 也 难 以 记 录 的 细 致 入 微 的 唱

腔，她也唱得有滋有味、引人入胜。同

时，她又如醉如痴地学习和领悟“筱樱

桃”的演唱风格，将五音戏两大流派的

精髓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

1963 年，霍俊萍参与全省地方戏

曲汇演剧目《缫丝姑娘》的排练，她在

剧中扮演三号人物左海英。为了排练

好这部戏，剧团特从淄博市借来了毕

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的王敦正导演。“他

没有让我们对台词，而是给我们阐述

剧本，分析人物，讲剧本立意。他带领

我们去缫丝厂体验生活，教我们如何

与 女 工 们 交 朋 友 ，观 察 他 们 的 一 切

……”在缫丝厂，霍俊萍学会了索絮、

理絮、接线头。也许她是学得太像了，

那段时间，排练厂上上下下都亲切地

喊她“小左”。

“从这开始，只要演戏，我都得深

入生活。”霍俊萍说。1984 年，她在现

代戏《豆花飘香》中饰演主角豆花。她

换上土里土气的大花褂子、肥裤子，到

偏远山区体验生活。白天学着推小

——访五音戏表演艺术家霍俊萍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 娟 陈丽媛

敏而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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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樱桃”老师给霍俊萍说戏

《腊八姐》中饰腊八姐，获第十九

届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

一、五音戏的源头——“秧歌”和

“姑娘腔”：“秧歌”这一艺术形式和“姑

娘腔”这一流行曲调都有悠久的历史，

它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山东，而且遍及

全国。北方叫“秧歌”，南方称“花鼓”，

两者都是来自农村社火中高跷或竹马

类。山东一带的“肘鼓子”其前身被称

作“花鼓秧歌”，这是一种建立在农民

群众自娱自乐基础上的通俗艺术形

式。它活泼而又简单，易于掌握和流

行，因此不断地发展变化：先是农民在

田间地头休息时的歌唱加手舞足蹈，

再渐渐发展到逢年过节、喜庆祝颂时，

在村头或场院有一两人或多人参加的

载歌载舞的娱乐形式。相传古时候历

城、章丘一带尤为盛行。“姑娘腔”曾是

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优秀曲调。“秧歌”

和“姑娘腔”两者的结合是自然的，因

为凡是社会流行的东西（如民歌、小调

等）都自然地被“花鼓秧歌”所吸收。

二、从“秧歌腔”到“肘鼓子”，即五

人班时期：这不仅是名字的变化，更意

味着一种新的戏曲形式从孕育到形

成。关于“肘鼓子”的由来，代表性的

说法有两种：1.“肘鼓子”是百姓对某

种艺术形式的形象化描绘，而这种艺

术形式已具有表现人物、叙述故事的

戏曲特质，即“以歌舞演故事”。2.周

姑子。相传很久以前，章丘有位姓周

的尼姑，她不仅学唱过“秧歌调”、“姑

娘腔”，还将其变化、发展。同时，她又

采用“肘鼓子”的形式进行演唱。这位

周姓尼姑突出的艺术才华，感染了一

代人。鲜樱桃先生称“周姑子”是五音

戏的“二祖宗”。

“五人班”（即“肘鼓子戏”），自形

成到清末明初的百余年间，经历了漫

长、曲折的发展，逐渐出现许多个一两

人打锣鼓、三四人表演的小戏班。最

初表现为一家一户、男女两口子自编

自演。如剧情复杂，便采用“换帽子”

的演出形式。即为了区分生旦净末丑

等不同行当的人物，艺人们借助礼帽、

瓜皮帽、彩绸、毛巾、扇子等作为行

头。男演女时，头上系块绸子即成了

女角，演出过程中换一顶帽子，就又变

成另一个人物。演唱中无伴奏，只敲

锣鼓，三五人轮换演唱，轮换打鼓。这

种演出形式逐渐由夫妻、父子二人扩

大到兄弟、哥哥、公公婆婆、媳妇以致

整个家庭亲友组成的小戏班。当地百

姓习惯称他们为“五人班”。这些班社

的艺人们，大多数没有土地，一贫如

洗，他们在农忙时打短工，拾庄稼，农

闲时便收拾破烂衣物，关门上锁，走村

串乡，坐板凳，撂地摊以唱五音戏求食

要钱。20 世纪 30 年代，16 岁的鲜樱

桃也从父亲手中接过由七八人组成的

班社，作为班主开始领班，后成为五音

戏的集大成者——五音泰斗。

三、五音戏时期：1933年，鲜樱桃

先生率班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出，产生

了很大影响。1935年，他赴上海百贷

公司灌制唱片，百贷公司赠送一面写

有“五音泰斗”四个大字的锦旗。遂改

“五人班”为“五音戏”。五音戏地方特

色浓郁，唱腔优美生动，表演朴实细

腻，剧目内容多是民风民俗，家长里

短、人之常情，说老百姓的话，演老百

姓的事，生活气息浓郁，通俗易懂。由

鲜樱桃老师主演的《亲家婆顶嘴》、《王

小赶脚》、《赵美蓉观灯》等一批传统

戏，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过

去，在山东历城、章丘、邹平等地，流传

着“周姑子戏进了庄，忘了喝饭汤；听

说周姑子戏来，跑掉了绣花鞋，卖了房

子卖了地，也要看看五音戏”的民谣。

五音戏大约形成于清代中期，距

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是我国的独

剧种。由于所流传地域的方言、风俗

等差异，大致划分为东、西、北三路。后

由于种种原因，东路和北路肘鼓子渐

趋衰微，只有西路被一支专业的戏曲

团体承续下来，即今日的淄博市五音

戏剧院。2006年6月，五音戏被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车、推磨子、卖油条，晚上回到家里就

用豆花的感觉来做饭、说话。这个角

色使她获得了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提名。在《石臼泉》中演鲁丫时，霍

俊萍细心观察农村姑娘们的言谈举

止，自己设计了鲁丫台步，认真体味

角色的心理。演出结束后好长一段

时间，她仍沉浸在鲁丫这一角色中不

能自拔，不愿说话，不愿睡觉，默默地

想，悄悄地哭。正是凭借对这一角色

的出色演绎，霍俊萍获得了第五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实现山东省戏曲界梅

花奖零的突破。

1994 年排练《腊八姐》时，霍俊萍

在淄博市找了个电话都联系不上的

偏僻山区。时值暑假，他们就找了间

小学教室，四张课桌拼起来当床，教

室就当排练厅。“到了那儿以后，我穿

上宽褂子、肥裤子，挎上篮子就去赶

大集，和农民挤在一起。那些婶子、

大娘、媳妇给我传送的气息，浸透了

我的心肝脾肺。”就这样，白天一身苍

蝇，晚上一身蚊子，霍俊萍在那儿呆

了近两个月。

在随记中，霍俊萍这样写道：在

这里，我看到了她们的劳动，看到了

她们的生活，也看到了她们的灵魂。

我找到她了，也找到我了……

看过霍俊萍演的《腊八姐》后，前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评论家李振玉

说：“这个戏最成功的就是腊八姐这

个形象的塑造。霍俊萍塑造的豆花、

鲁丫等农村妇女的形象都很成功，她

演戏最大的特点就是准确地把握体

现人物，尤其她在《腊》剧中把生活

化、戏曲化、舞蹈化结合得非常好，这

个如果离开了霍俊萍出色的表演，将

大打折扣。”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理

论家郭汉城说：“霍俊萍的表演非常

生动，她是真正从生活中创造人物，

形体表演有魅力、有特点。”

2001 年，霍俊萍因主演《腊八姐》

获第十九届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第

一名，成为山东省戏剧界首位二度梅

获得者；同年，《腊八姐》获全国“五个

一精品工程奖”。

《石臼泉》中饰鲁丫，获第五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

链接：

五音戏原名“肘鼓子”戏，又名“五人戏”，发源于山东历城、章丘一带，流行

于山东中部的济南、淄博及周边地区，其发生、发展、定型大致经历了秧歌腔、五

人班、五人戏三个时期：

本版责编 孙丛丛 美编 李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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